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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亚南是现代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 解放后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他在大
学执教三十多年, 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办学经验,对教育有深刻的理解, 尤其对现代教育的本
质和功能,对如何办好综合性大学、如何培养和使用人才以及如何治学,多有精辟的见解。王亚南
的教育思想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是我国教育理论的一份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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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南( 1901- 1969) ,湖北省黄岗县团凤镇人, 现代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 解放后厦
门大学第一任校长。他在大学执教三十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办学经验,对教育有深刻的
理解,尤其对现代教育的本质和功能,对如何办好综合性大学、如何培养和使用人才以及如何治学,
有许多精辟的见解。王亚南的教育思想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是我国教育理论的
一份宝贵遗产。以下仅从教育观、教学观和大学观三个方面对他的教育思想进行简单述评。
一、教育观
教育观是关于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的基本观念体系。它受一定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生活水平
的制约,并受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及科学技术等影响, 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
的教育观,或者说不同人的教育观带有个体认识差异的特点。各种教育观一般通过教育论著、教育
决策或教育实践表现出来。王亚南的教育观不仅体现在他的学术著作中,而且也体现在他的教育
实践中。
(一)教育与社会密切联系,要在教育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中把握现代教育的本质与功能
王亚南对旧中国教育界对教育的偏狭认识进行了批驳。他认为, 旧中国教育界对教育功能的
认识存在两种不正确的观点, 一种是教育万能论, 另一种是教育无用论。人们之所以会对教育产生
过高或过低的评价, 根本原因在于: 没有从根本上来理解现代教育的本质 ; 平素研究教育或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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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问题∀∀根本不理解教育的社会关系,其社会本质及其作用。 [ 1] 60也就是说, 教育是与社会密
切联系的,因而要从教育与社会诸要素的相互关系中认识和把握教育的本质。他指出,每一种社会
形态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教育体制, 教育体制或教育思想有可能落后于社会经济变革而成为其障碍,
亦可能走在社会经济变革的前面而成为其向导。但教育终归是作为一定社会经济体制的副产物而
存在的,它对社会经济变革的妨碍或促进有一定的限度和边界, 要受到社会诸多因素尤其是经济因
素的制约。 我们如其展开了社会经济的基本变革,一切传统的教育思想, 都将变为无力的挣扎;我
们如其不允许社会经济的基本改革,舶来的崭新的教育思想,亦只能表示一些不易在社会上生根的
空想。 [ 1] 60- 61言下之意,教育只有在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才能发挥其社会功能。惟有明了这一点,
才不至于高兴起来把教育看作万能的, 扫兴起来便觉得教育并无任何效能。事实上,不仅是教育问
题,对于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 王亚南也主张用普遍联系的眼光去分析和考察。他曾经指出,
一种学说或者一种社会法则的建立,即使是健全的,合于规律性、系统性和实在性三种科学性能,但
是假如 它的建立者乃至它的拥护者,把它的适用性, 延伸到它的时空限界以外,如所谓#放之四海
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那就根本忽视了社会科学的历史特征,忽视了社会现象的历史演变
极则 。[ 1] 9
(二)教育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但它在其中的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王亚南认为,哲学、宗教、政治、法律、经济学等同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但它们绝不是平列的。
相比较而言,哲学、宗教是属于最高级和最统一的意识形态,它距离物质基础最远,受社会物质基础
的束缚最少;政治、法律等方面的思想次之;经济学则是最低级的意识形态, 它距离物质基础最近,
受社会物质基础的束缚最大。在近代以前,教育是和哲学、宗教思想掺杂在一起, 距离物质基础最
远、受社会物质基础束缚最少的上层建筑。比如, 在中国奴隶社会,学在官府,学校就是世卿世禄的
贵族养成所 , 神权支配一切。到了封建官僚时期,无论是官办还是私办的学校都是为应科举而设
的 官僚养成所 ,学术、思想乃至教育本身,完全变为政治工具。西欧也一样,中世纪时代的一切社
会意识都受到了神权思想与王权思想的支配, 由直观由预感所构成的初期素朴的政治法律学说,
亦横被歪曲 。[ 1] 54这种教育与宗教、哲学紧密结合的状况直到近代才发生根本性变化,即近代教育
从古代与哲学、宗教、伦理等几乎同处于上层建筑的最高层地位,逐渐转移到几乎同经济学一样,距
离物质基础愈来愈近,与社会经济生活和生产力发展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些论断虽并非新论,但
他对教育本质与功能作动态分析的思维方法,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三)在科学昌明的时代, 科学教育是现代教育的核心, 自然科学教育与社会科学教育不可偏废
王亚南非常重视科学教育,主张自然科学教育和社会科学教育并重。他认为,科学是社会发展
的动力,在科学昌明的时代,科学的盛衰可以表征一个社会是前进的还是后退的, 是文化的还是野
化的,是在发达过程中还是在衰落过程中。王亚南严厉批评当时国内科学界存在的精神贫困,认为
物质的贫困再大、再剧烈,也能被缓和、被克服,但如果我们的科学精神也贫困, 那它将给予我们更
大的威胁和困惑。因此, 不重视科学或不知道如何重视科学,是随时随地会收到没有科学训练的
恶果的。 [ 1] 2他同时认为,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教育应当并重, 在这个科学的时代, 我们不仅要
理解科学是关系国运的东西,丝毫大意不得; 我们同时还要理解科学中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原
是一体的东西,丝毫歧视不得。 [ 1] 33把科学简单地理解为纯自然科学, 或者认为社会科学不是科
学,都是极端错误的;科学是一体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限制社会科学的发
展或限制自然科学的发展,都将对整个社会文化生活造成严重的恶果。
(四)民主和科学是一对孪生兄弟, 在民主横遭限制与剥夺的社会里,科学教育的普及与发展便
无从谈起
王亚南认为,民主和科学原本就是一对孪生兄弟, 没有民主就没有科学。没有资产阶级民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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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胜利,产业革命在西方的胜利就无从谈起, 科学教育的普及与发展也就成为无
源之水。他同时也指出, 资产阶级竭力鼓吹的教育上一切形式的公平,是骗人的花招,因为这是由
经济上的不平等所决定的。王亚南还认为,现代社会的民主不单是在经济上表现出来,在民主政治
成为一种社会制度的情况下,它在政治、法律、教育等社会各方面都将产生影响。工业化与民主化
是现代化建设的两个轮子,单靠工业化或民主化的独轮车是行不通的。因此,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必
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时建设,而政治建设的首要问题就是民主化。他指出,我们经历了差不多一
百年的现代化建设, 之所以到了今日还不能在科学研究上确立自己的立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虽
然要负一部分责任, 而我们自己太不知道时代、太没有看清这种文化侵略的性质, 则要负一大部分
责任。他抨击当时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对科学与学术自由的扼杀, 指出如果在一个社会中科学不
受尊重,研究科学的自由也横遭限制与剥夺, 乃表示该社会在衰落式微中、在向后发展中。面对国
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王亚南针锋相对地在大学讲坛与研究论坛上, 大力倡导学术研究自由,并常
引用黑格尔的名言 理性与自由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勉励科学研究者。王亚南毕生以一个民主战
士的姿态站在教育战线的最前列,积极倡导学术自由、研究自由,经常鼓励学生自己学习和自己研
究。他有一句名言: 从反对者获取自由,予反对者以自由。
二、教学观
教学观是对教学活动中教与学的本质、规律、特点、关系等所持的看法,具体涉及到什么是好的
教学、什么是成功的学习、教学的侧重点应在于让学生掌握知识还是让学生自己组织知识、什么样
的教学才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等问题。王亚南长期执教于大学讲坛, 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
他就学习方法和治学经验所发表的许多原则性意见,包含着富有启迪的教学思想,反映了他对教与
学的基本看法和态度。
(一)主张以博求深, 反对止于基础
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王亚南都非常重视基础理论知识的积累。他认为,治学要奠定基本理论
知识的基础,要注意积累知识; 基础宽的目的是为了深, 同时也只有宽了才能专和深。之所以这么
说,是因为任何一门专门的学科都是以一般知识作基础的, 没有广阔坚实的基础,很难学得专、学得
深。王亚南曾对一位老师说: 搞学问可不能单打一,马克思可是博学多才啊! 他的%资本论&是一
座庞大的知识宝库, 岂只有经济学理论, 还包含了丰富的哲学、历史和文学的知识。马克思对古希
腊神话及后来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等人的著作非常熟悉,应用其中的典故来表述自己的经济学观点
也非常准确自如,把非常枯燥的经济问题说得别有风味。而且还通过小说所描绘的内容,从不同侧
面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 从而认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对我们来说, 如果对追杀恶魔的西波亚
斯,或对被人骂为水獭的瞿克莱夫人均一无所知, 连臭名昭著的夏洛克也不知其何许人也, 要想完
全啃动%资本论&,那是相当困难的。 [ 2] 80
基于以上认识, 王亚南特别重视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尤其关注学生基本功的训练。在基础
中,他认为中文和历史对学社会科学的人来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而政治经济学又是学习一切社
会科学的理论基础, 因而亲自为全校师生上政治经济学大课。解放初期,厦门大学工学院有个教授
主张工科取消数学课,王亚南认为这是浅薄之见, 表示反对。他把那些基础狭窄的人比作陷身于象
牙塔, 并认为如果我们自己过于狭窄,先已陷于象牙塔中。他自己不但在经济学上有雄厚的基础,
而且对哲学、历史学、教育学以及文学都有广泛的学识和兴趣,这就使得他具有驰骋于社会科学之
林的自由, 也使得他有创造性地发展经济理论的自由。同时,他也认为, 仅有广阔坚实的基础是不
够的,还必须做到专和精,否则基础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基础知识必须通过专门学科的学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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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加以巩固和提高,必须通过专门学科来表现, 否则,泛读则劳而无功,基础打得再好也只是基础
而已。概言之, 博专精,要一以贯之。
(二)提倡勤奋治学, 但反对治学无法
王亚南认为,科学方法的掌握是人才成长必不可少的因素, 一个人学术上能否有所建树,跟他
自学的方法很有关系。因此, 尽管他提倡勤奋治学,反对读书、做学问靠 取巧 的办法,但从不否认
读书和做学问有技巧、有方法,而且经常勉励学生要刻苦钻研、注意方法。同时,他也认为, 学习要
有方法,但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是死的,不同的人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没有适用于每一个人的
一成不变的方法。
无论治学还是科研, 王亚南主张多思考。他常说, 多想是一件好事,多想可以出智慧,可以使人
的头脑锻炼得更敏锐。他在许多场合强调,一个人如果想在学习上有所进步, 工作上有所创造,事
业上有所成就, 就必须学会多开动思想的机器。他常引用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一句话: 最主要
的是教会人们思考。 他反对人云亦云、依样画葫芦,鼓励学生自己探索、独立思考;反对本本主义,
赞成 尽信书不如无书 的说法,强调要做书本的主人,不能做书本的奴隶, 不能被书本 牵着鼻子
走 ; 反对填鸭式的满堂灌,强调教师不要把自己认为应当知道的东西全部教给学生,要发挥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让学生主动学习、自求自得。在他看来,只有自己消化了的东西,才是最有益于自己身
体的东西。因此,在教学上,他反对教师照本宣科,告诫学生不要把教师所说的当成金科玉律。他
在给中山大学经济系同学的公开信中,鼓励学生要发挥自己学习的精神,自己去找门径, 自己去探
索。他说: 这也许有时觉得太迂回了, 有时觉得太苦了,但这却最靠得住。 [ 3]正因为如此, 王亚南
在教学中非常重视方法论的指导, 经常把自己如何读书、如何积累资料、如何选择科研题目、如何写
作等方面的治学经验和学习方法告诉大家。尽管王亚南热心于方法指导,但他也最反对死守教师
所指定的方法, 因为每个人迟早总可以发现他自己认为有效的研究方法。
(三)提倡教学相长, 反对闭门独学
王亚南非常赞同 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的说法。他认为, 一个人做学问, 不仅要依靠自己
的独立钻研,也需要老师的指点和朋友的帮助。他主张 共学 , 告诫学生不要忽视共学的重要性,
因为 独自一个人学习,易使人流于孤僻, 流于孤陋 。[ 3]他常说, 共学 不仅对学生的学习是必要
的,对他自己也是必要的。在中山大学时,他经常鼓励学生互相切磋、互相竞赛,并把这看作自己学
习最不可少的。在 共学 中,他不仅善于与思想观点、学术旨趣相同的人密切合作,而且也善于与
不同学科领域、不同学术观点的人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古人云: 不虚心, 不知事;不实心,不成
事。 王亚南不仅有认真的科学态度,善于从朋友的质疑问难中得到启发,而且肯下苦功钻研,以求
完满地解答问题,促进思想不断飞跃。
同时, 王亚南强调教学相长,主张师生共同学习、共同进步。他认为,作为一个学生, 首先要恭
恭敬敬地向老师学习,不放过点点滴滴向老师学习的机会。在武汉中华大学读书时,他的一位老师
说:脑力劳动者每天至少应走十里路。从那时起, 他就将此话铭记于心, 并开始坚持每天活动一小
时,一直没有中断。成为老师和校长后, 他又强调要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做到 教学相长 。他
指出,青年学生思想活跃、想象丰富,提出疑难往往包含着新的有价值的思想观点,每一个科学研究
者要善于从这些思想闪光中获得启发, 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他常说自己的不少论著都是从学生
的质疑问难中得到启发而写成的,因而把学生质疑论难对他的启发称为学生 造就 了他。这话虽
是自谦,却揭示了 教学相长 的真谛。
(四)提倡深入浅出, 反对浅尝辄止
王亚南反对一知半解,人云亦云,浅尝辄止,敷衍了事。他喜欢用 鞭辟入里 这个成语,引导学
生深刻而透辟地揭示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他指出: 社会现象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与历史条件交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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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情形下,无疑是极其多样和多变的。但科学的研究,并不是一种照着现象的原样加以分类记录
的现象学,它必须透过或者不十分妥当的说, 拨开有烟幕性的现象,去研讨它的本质,去究明隐在那
些现象后面的社会基础。 [ 1] 9王亚南经常要求自己和教员们,用深邃的眼光去观察事物、培育人才。
他常教育学生, 科学研究既要尊重常识,又不能满足于常识。古人云 一叶知秋 。王亚南问学生:
一片叶子从树上掉下来, 就能知道秋天的到来吗? 他指出,任何事物发展都有其内在的根据和条
件,如不具备一定的根据和条件,秋天是不会因一片落叶而降临的。春天也偶有落叶,能因此而说
秋天将至吗? 只有秋天到来的根据和条件具备了,人们才能依据一片落叶而见微知著,推测到秋天
的来临。因此, 认识客观事物要尊重唯物辩证法、切忌片面性,否则会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的形而
上学错误。
王亚南是这样要求学生的,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早年读书、翻译或写作, 为了读懂一本书,译
准一个词句,写好一篇文章,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思考,反复推敲,不惜花费许多精力和时间。就算
成为著名的学者后, 他也没有 名家 的架势, 仍然保持严肃认真的求索精神。为了弄清一个问题,
他常与自己的同事、朋友乃至学生交谈看法, 听取他们的意见,只要别人的见解有道理,他就愉快地
接受。
(五)提倡理论联系实际, 反对闭门造车
在王亚南看来, 所有的科学都是实践之学,不但经济学是一门实践科学,即便是哲学也是实践
之学,不是什么玄之又玄的东西。他说: 法则尽管是抽象的表现, 它所表现的对象,尽管不一定能
完全,不一定能完全无遗漏,但它本身, 却与客观现实分离不得, 它是现实在主观上最集中的、最有
概括作用的、最真实的体现。 [ 4] 38因此,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教学,都应联系实际。作为经济理论
研究者,他随时警惕自己的研究带有讲坛式和书院式倾向。他在解放后所写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
联系实际问题&等论文中,系统地总结了这方面的看法,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是
所研究的理论必须回到理论所由抽象出来的现实情况中去,才能有较正确的理解,这是属于方法论
的问题;二是理论研究要结合我们当前的政治任务, 这是属于方向性的问题。他指出,研究工作不
管在主观上表示了怎样遗世独立的气概,但研究成果都是客观环境或现实社会要求的产物。他经
常教育学生:我们进行研究工作并不是要等待书本上学好了和研究好了,再把研究成果拿到实践中
去应用;而是要在研究过程中,把科学上已经作了结论,已经获得了应用效果的原理和规律,不断回
到实践中去加以验证、对照和应用, 加以创造性地发挥。如果不通过实践和调查研究,那么我们就
不能很好地弄清科学上的原理概念,也不能希望获得任何有助于生产实践和社会斗争实践的结果。
三、大学观
王亚南长期在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和领导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山大学经济系主任、厦门大学法
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 解放后又任厦门大学校长等行政职务, 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 对如何办
好综合性大学有不少精辟的见解。
(一)教学为主, 兼顾科研
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统一, 通过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来提升高质量的本科教学,将科研优势转化为
教学优势, 从而形成人才培养优势, 是现代大学的基本办学理念。王亚南不仅熟知这一办学理念,
而且也非常清楚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性质和任务。他认为, 综合性大学兼有教学和科学研究两种
职能,但两者不是并列的。综合性大学, 虽然同时是一个研究机构, 但它首先还是以一个教学机构
来与一般研究机构相区别。不搞好教学,就谈不上科学研究,但不在满足教学需要,提高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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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 同时注意到为科学研究工作创造条件, 打下基础, 那也不符合于综合性大学的基本精神。 [ 5]
在他接任厦门大学校长之后, 为了进一步把厦门大学办成教学与科研并重的机构,更加重视教学与
科研两者的融合。1950年,他根据学校原有的基础, 开国内之先河,最早设立了经济、化学两个研
究所, 招收研究生,并担任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和研究生导师,亲自培养了解放后第一批研究生。同
时,恢复出版%厦门大学学报&, 增办%学术论坛&(后改为%论坛&) , 创办%中国经济问题&。为加强对
科学研究的管理领导,厦门大学还率先成立了研究部。他还大力提倡大学生搞科研,并在厦门大学
倡议创办了%厦门大学学生科学研究汇报&,把学生的科学研究看作培养人才的重要手段和促进教
师搞科研的推动力量。
(二)文科理科, 不可偏废
王亚南认为,大学的学科和专业设置一定要主动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变化,切莫重
理轻文,破坏高等教育合乎规律的成比例的发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教育不能适应社会
发展的需要,造出许多 多余 或 过剩 人才, 增大了社会的不调和现象。解放初期,由于国民经济
尚处在恢复阶段,加上传统观念的影响, 一些人仍然存在重理轻文的倾向,认为现代化建设就是工
农业生产建设, 需要的是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和其他文化建设不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等等。
针对这种现状, 王亚南接任厦门大学校长后不久, 便发动全校教师对历史形成的重理轻文现象进行
讨论。他告诫大家: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密切联系的,两种科学相依为命、相互影响,自然科学在
发展过程中必须有社会科学为其作清道的启蒙工作,社会科学的贫困必然带来自然科学的不振,那
种以为 社会现象的认识不像自然现象那样, 可以诉之于实验,可以用计算测验其成就水平,而致疑
于社会科学的科学性 [ 6]的想法是极端错误的。因此,高校切莫重理轻文。1952年,我国高等院校
院系调整之初, 王亚南就把厦门大学经济学系扩大为财经学院, 设置了政治经济学、财政金融、企业
管理、贸易经济(包括国内外贸易)、财务会计和计划统计等五个系。今天看来, 王亚南关于文理并
重、协同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思想与实践, 是极具战略眼光和战略思维的。
(三)百家争鸣, 学术自由
王亚南非常重视科研, 积极倡导学术自由和百家争鸣。他认为, 学术争鸣对科学繁荣至关重
要,任何正确的学说,只有在诸多相反学说的质疑论难中,才能放发出真理的光芒。但学术争鸣的
目的不是为了求异, 而是为了求得共鸣和共同发现真理。王亚南的 学术自由 思想和他的 民主经
济 思想是密切相关的。他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要时刻注意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
的方法在于建立民主经济,即尽可能动员起全体人民的智力、体力和物力,使其得到充分的利用与
发挥。惟有如此,生产力的落后和技术上的劣势才可能很快得到克服。但要使地尽其力、物尽其
用,首先要看人是否能尽其才,而这个关键又在于经济是否施行民主作风。王亚南这种民主经济思
想反映在教育和研究上, 就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学术自由思想。
王亚南认为,大学里应该有一种自由的研究空气, 但这种 自由 不单是指从外面给予的那一
面,理应还有学校自身营造的那一面。他指出,学校即使做到了学习第一,完全由 科学之神 所主
宰,但如果我们过于狭隘而先陷于象牙塔之中,不肯给予相反意见和相反理论以充分考虑的余地,
那么即使完全取得了政治性自由,也难免要丧失学术性自由。因此, 坚定个人的研究立场, 给人以
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或尊重人家意见, 是两件可并行的事情。在研究的论坛与讲坛上,他一贯主张
从反对者获得自由, 并予反对者以自由。
(四)发扬优势, 办出特色
从方法论上说,发扬优势是一个如何从实际出发、掌握客观事物的特殊性的问题。王亚南指
出, 一般社会科学的理论,都不能离开它所体现的社会现实而得到理解。 [ 4] 5他认为, 经济学研究
一定要认清国情,因为在理论上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只有一个,但在应用上经济学对于任何国家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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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这种思想反映在办学上,就是要从一校的 校情 出发,根据自己的传统优势,因地制宜地创
建富有特色的大学。
厦门大学地处东南海隅, 区位优势得天独厚, 同时还形成自己的传统特色。王亚南担任厦大校
长后,根据学校的区位优势和传统特色,明确提出了 面向海洋、面向东南亚与华侨,为千百万华侨
服务 的办学定位和重点建设优势学科的发展战略,并加强了与南洋、台湾、海洋及与本区域特点有
关的问题的研究,设置了海洋物理、海洋化学和海洋生物等专业,并于 1956年成立了南洋研究所。
同时,为了适应 面向东南亚华侨 的需要,厦门大学于 50年代成立了华侨函授部, 教育对象从海外
华侨扩大到华人以及其他海外人士,在弘扬和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联系和团结海外侨胞、台港
澳同胞,增进与东南亚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发展友好关系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王亚
南校长和全体师生励精图治下,厦门大学在 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成为文理综合性大学,
1963年成为全国重点大学,并形成了以王亚南校长和陈景润教授为代表的科学精神。
(本文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学学会研究项目 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思想研究 的子课题 王亚南教
育思想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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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WANG Ya nan∃ 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LI Xiao ying , WU Da guang
( Education Institut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WANG Ya nan, a well known economist and educator in modern China,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Xiamen Univer
sity after Liberation. During his three decades of professorship, his experience of teaching and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was
greatly enriched. He developed his own original understanding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such respects as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modern education, how to manage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how to cultivate and use talents, and how to do scholarly research.
Hi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is consistent with Marx ist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and it is a precious theoretical legacy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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